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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Introduction

盛夏，溫度逐漸攀升，環繞身旁的空氣似乎

不斷處於蒸發的狀態，連帶使得眼前的影像浮動了

起來：一群男女正牽著手圍圈跳舞，年輕男性不畏

灼熱的熾烈陽光，仍然挺著赤膊奮力歌舞，而盛裝

的女性，一身從頭包到腳的成套服裝，耐著熱且汗

如雨下，舞著一曲又一曲。只不過，在熱氣不斷上

騰的酷暑中，他們跳動的身影，看似比平常更加飄

忽，他們的汗水也不時地混入熱氣氤氳的空氣中。

這是盛夏的台灣東部，若有機會在這個時節來

此造訪，由南到北的原住民部落，依序地一一舉辦

盛大的各式年祭。踏入進行年祭中的部落，很難不

受齊揚的歌聲、華美的服飾，以及踴躍跳浪的舞蹈

身體吸引。而這個景象，儼然已經成為原住民舞蹈

的形式表徵，因為早在十八世紀之前，已經有前人

如此記錄：

「每秋成，會同社之眾，名曰『做年』，男、

婦盡選服飾鮮華者，於廣場演賽。衣番飾，冠插鳥

羽，男子二、三人居前，其後婦女。連臂踏歌、踴

躍跳浪、聲韻抑揚，鳴金為節。」（六十七，《台灣

內山番地風俗考—賽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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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的紀錄，雖說描述的對象是西部的平埔

族，但是觀諸今日的部落樂舞景象，大致相當符

合。而留下紀錄的漢人，雖說隔了層文化距離，

但是書寫者藉著精練的文字，卻也十分意象化地

呈現了部落年祭與樂舞的圖像，而成為一篇原住

民樂舞的描繪代表。在這幅以文字及相伴的版畫

構築出來的圖像中，一個社會性的，兼具空間

（地點）、物質性（服裝、頭飾等）與最重要的屬

於身體感官之舞蹈圖像，已經栩栩如生地呈現在

讀者眼前。

有關台灣原住民舞蹈分析的刊物或文章雖

然有限，截至目前為止，大部分集中在討論樂舞

的形式內容與文化意義，較少著墨於舞蹈的感官

特性。或許這直陳了做為一種非經言說的身體表

達，舞蹈具有的獨特本質：完全且唯獨藉由身體

在空間中的運動達成；而另一方面，觀看者則透

過外顯的動作，察覺到舞蹈的存在。動作，按照

美國人類學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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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的說法，則是一種終
端的象徵，就如同思考，也必須透過語言或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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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符號系統之終端象徵完成。然而驅動此一種象徵

過程，也就是動作的生成，甚至舞蹈的從無到有，

卻對大多數的人而言，仍是一個無法理解的秘密。

換言之，我們仍然只能透過可見的，來推敲那不可

見的。

而從原住民樂舞的實踐或觀賞過程，我們能夠

推敲出甚麼重要的理解，是有關於舞蹈那不透過言

說的體現本質嗎？在展開探索之前，或許必須先思

考所謂身體和感知的問題。

只要是人，其一的共同點就是我們的身體，我

們有一樣的身體，但卻並不必然藉著相同的方式感

知、理解、表達或運動身體。外在環境與群體生活

的差異，是形成差異的介入因素。身體是個人在生

存（
� � � � � �

）的必然狀態下，面對存在於身外的開

放世界時，感覺（�  ! "  � # $ % & ）、認知（" % ' & $ # $ % & ）、
反應（!  ( � % & (  ）和行動（) " # $ % & ）的主體。身體的
感知與行動，有其不可忽視的生物基礎，反映出人

類共有的生物特質和框限，然而身體感的意義完

成（( $ ' & $ * + $ & ' ），卻必須憑藉群體社會所賴以溝通
與生存的表徵系統，如語言、文字加以傳遞。身體

感是一個整全性（, % - $ ( # $ " ）的體系，因為人類的生
物身體，本是一整全而有機性的體系，然而由於文

化的介入，不同的人類社會，也會發展出具有不同

內在結構的身體感體系，反映出該社會獨特的社會

結構、表徵體系階層與歷史。在此整全性的體系之

下，人類行動時，接受外在世界刺激所誘發出不同

的經驗構造，發展出分殊化的表現（如被分類為嗅

覺、味覺、視覺、聽覺、動覺等等），然而由於身

體的整全性，這些不同類屬的身體感，彼此之間或

可形成超越性的連結，將原本身體感的生物性元

素，轉化成漸趨抽象性的特質。

人類在世界中的種種活動和經驗，其實有賴這

個整全性的身體感系統發揮功能，舞蹈也是如此。

舞蹈在所有的身體運動當中，可說是十分特別的一

項。它既非本能或工具性的（例如渴了要喝水、餓

了要吃食）、也不是固定意義的符號（如手語），若

干舞蹈類型和運動相似，有其展技的特性，但是通

常舞蹈又要求超越，而不純以生理表現為目標（例

如競速、競力等等）。舞蹈的定義和目的可以持續

演化，原本屬於宗教活動的舞蹈，日後可能搖身一

變，成為舞台上的演出。可以說，舞蹈雖立基於身

體的生物性，卻是朝向身體的精神性運動。

除了身體的生物與精神面向之外，關乎舞蹈

生成的，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也就是集體對個人

的影響。法國人類學家牟斯（. / 0 1 2 3 . / 4 5 5 ）曾經
寫過一篇簡明的文章，比較跨文化、跨世代的實

例，例證身體的技術，受到不同時空下社會和文化

慣習的影響。舞蹈也是如此，若將日本能劇中演員

的緩速移動，和非洲約魯巴人的快速節奏並置，我

們可以清楚看到其中的對立，而這對立並非身體

能力的本能差異所造成，編舞的是文化（6 4 3 7 4 0 2 51 8 9 0 2 9 : 0 / ; 8 ）。
從上述的兩個面向來看台灣原住民的舞蹈，以

及舞蹈的身體感知，或可回到六十七賽戲一文中描

繪的幾個重點，包括了社會性、物質性與其身體動

覺，而這些內涵，共同塑造了台灣原住民舞蹈的感

知內涵：

社會性

台灣原住民舞蹈，特別是祭儀的情境中，誠如

〈賽戲〉所言，傾向把個別的身體聚攏並賦予一個

集體的結構，最終使其為「一」。這個聚散為群的

過程，是透過集體的歌聲吟詠與身體舞動完成。而

在這「一」的社會身體裡，還有其內部秩序：男女

分殊、長幼有序，並且以社會界線（如年齡）和成

員的身體能力決定舞者的範疇。如此透過舞蹈所呈

現出的理想社會範式，可說是原住民舞蹈最根本的

感知基礎：每名舞者，在場中放眼所及，除了他／

她本身之外，就是一個透過秩序架構起來的集體，

舞隊秩序與理想的社會秩序相合，個體的舞動融入

集體的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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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性

原住民舞蹈的時間性有幾個不同的層次：首先

是舞蹈或祭儀發生的時間點，以往大多的集體舞蹈

都和農業社會的歲時祭儀循環相應，如賽戲所言，

在秋成之後，社群經歷了長期的勞動，在體力和心

理（對收成也就是生存的關注）緊繃了一段時間之

後的轉換，因此儀式的慶賀性格明顯，歌吟舞蹈之

外，也不乏飲酒等日常生活遠避的活動。然而如此

以自然節期為基礎的社會循環節奏，卻在進入現代

社會後受到干擾，如文章一開頭所敘，以阿美族的

年祭為例，為了因應暑假或觀光而重新安排節期輪

番舉行，使得部落年祭與其原有的自然節期脫鉤。

而原本在秋成時節適當的華服，也在溽暑中成為笨

重的遮蓋，其實有違先人的集體智慧。

另外一個層次的時間性，則格外細微，影

響到個體在舞蹈中的感知與狀態。英國人類學家D ) E " - $ * *  F G ! % H & 在其古典的民族誌中曾經提到，
集體舞蹈的共同節奏，以及牽手齊舞的動力，如何

形成一種外在的支撐，使得舞蹈可以長時間持續地

進行。集體的力量超越個體的有限，在舞蹈的時間

性向度充分落實，而個體也正是在這樣的長時間急

緩相間的舞蹈活動中，切身經歷了集體的超越性力

量，而選擇或被迫委身於集體。集體性的感官歡愉

帶來的是個人行動所難以經歷到的，也使得社會的

神聖可以被感受、理解，甚至尊崇。

空間性

「於廣場演賽⋯⋯男子二三人居前、其後婦

女」。集體舞蹈需要集體的空間，原住民的祭儀

舞蹈，在具體的空間上，往往發生在社區中最中

心、最遼闊的廣場，看似一個簡單的事實，卻隱

含了社會生活中我們透過行動構築空間的常模。

在這個具體的大空間中，舞者的個別社會關係，

也決定了彼此的空間關係。以阿美族的年祭歌舞

為例：在大多的場合中，未婚的男性和女性之間

各自成隊，涇渭分明。唯獨在鼓勵社交的夜晚，

這樣的界線可以鬆動。

另外一層的空間性，則是個別身體串聯後所

構築的集體空間。台灣原住民最顯著的舞蹈型態或

許非圓圈莫屬，在不同的族群舞蹈中，當眾人牽起

手圍起圓圈，對內形成一體的感知之外，對旁人而

言，一道視覺上的屏障油然而生。然而不可諱言

地，身體構築而成的空間，不論是做為一體或是形

成屏障，都是動態、可變的。不若巍峨的大教堂或

是固若金湯的城堡，舞蹈的動態空間，賦予其一個

隱然開放的性格，以致於當外人不明就裡地想要介

入，這個以圓心為中心的內向空間性，往往會受到

干擾，而這也正是部落一直以來面對外來觀光客的

爭議所在：以圓心為中心的內向性，正是部落祭儀

核心所在，重點在於集體自身的凝聚，而非討好外

賓的凝視。倘若不能理解這個內向空間性的祭儀舞

蹈本質，做為觀察者或觀眾的主流社會或外來群

眾，即有可能會僭越部落的價值，進而引發衝突。

物質性

原住民部落樂舞的視覺感知中，一個不可或缺

的要素就是「服飾鮮華」：「衣番飾、冠插鳥羽」，

但若將文字和版畫的圖像搭配起來，看來頗為弔

詭，因為其間男女盡都著長衫，所謂「番飾」反而

頗富華風。根據歷史事實，台灣原住民的確和漢人

固定交易布疋，而至今所見的若干族群服飾，也的

確帶有漢式衣衫的風格。因此可說，文化的接觸，

相當程度地涵化了原住民的衣飾，然而更為關鍵的

是「冠插鳥羽」，許多原住民在自我裝飾時，選擇

自然物：鳥羽、獸牙、花朵等等，除了顯露原住民

對自然物的美感知覺之外，更重要的，這些裝飾必

須戴在適當的人身上：適當的性別、適當的階級、

適當的成就。在部落的傳統華服裝飾原則中，顯露

個人特徵或許仍是部分考量，但是在這之上，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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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感

身體是個人在生存（living）的必然狀態下，面對存在於身外的開放世界時，感覺（perception）、認知（cognition）

與反應（response）和行動（action）的主體。身體的感知與行動有其不可忽視的生物基礎，反映出人類共有的生物

特質和框限，然而身體感的意義完成（signifying），卻必須憑藉群體社會所賴以溝通與生存的表徵系統，如語言、文

字加以傳遞。身體感是一個整全性（holistic）的體系，因為人類的生物身體本是一整全而有機性的體系，然而由於文

化的介入，不同的人類社會，也會發展出具有不同內在結構的身體感體系，反映出該社會獨特的社會結構、表徵體系

階層與歷史。

密碼

破

族、士族的徽紋，以及個人地位的適當表徵，則是

一種以「合宜」為原則的文化美感決定。年幼的孩

童，經年的耳濡目染，則在祭儀的傳承中，感受到

這些物件統合的部署之美。因此當他們晉身到穿戴

華服的年歲，長年累積的美感也強化了他們的自我

知覺與個人評價。

動覺

在所有描繪原住民舞蹈的身體動態文字中，

很難找到比「連臂踏歌，踴躍跳浪」更為傳神的兩

句話了。上述的種種原住民舞蹈感知內涵，無論是

其社會性、時間性、空間性，或物質性，最終必須

統整到並且表現於一個個的舞蹈身體。就舞者而

言，他／她必須在社會中自我定位，穿戴適當的華

服，在適合於自己身分或階級的時間點和空間上集

結，旋律和歌詞從他或他們的口中溢出，並和族人

一起「連臂踏歌，踴躍跳浪」，不論身體有多重、

多累，聲音有多麼沙啞。這整個過程的完成，也就

是六十七於賽戲中描繪的內容，是經年累月浸淫於

文化中，反覆經過祭儀感知洗禮的成員，結合了意

志、精神和文化技能於一身的表現。對觀眾而言，

縱使有著文化距離，透過聲響、視覺影像的吸收，

在原住民祭儀樂舞中被激發的動覺同理（̂ _ ` a b c d a c _ ea f g h c d i ）經驗，則是不少人對原住民文化最強烈
的記憶。

上述的五個層面，不見得涵蓋原住民樂舞的感

知內涵的完整面向，但我希望藉此足以說明，原住

民舞蹈的文化價值，乃是立基於其高度整合的感知

內涵，而並非只是感官的愉悅、或是抽象的象徵意

義。在一個強調個人表現的時代，在媒體的推波助

瀾下，不斷以力求凸顯個人特色為目的的風氣縱使

甚囂塵上，以舞蹈展現一種富含秩序、理想、結構

與美感的集體成就，更加顯得珍貴。畢竟個人的能

力再卓越、特質再突出，都有盡頭，只有集體，可

以延續珍貴的共同遺產，原住民舞蹈如此，我們的

舞蹈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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